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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9点钟，在把女儿哄睡着了之
后，属于陶金的这个晚上，才刚刚开
始。
陶金自己也不记得，有多长时间

没有像现在这样，跟家人尤其是女儿
在一起真正地朝夕相处了。“虽然跟女
儿整天腻在一起也挺享受的，但有时
候就会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甚至

会问一下自己，怎么像是在做梦一样
啊，怎么什么都一下子停下来了啊？”
对于女儿，陶金曾经多少有过一

些亏欠的感觉，因为在她降生到这个
世界的时候，自己作为父亲，并没有陪
在她的身边。“那会儿比赛打得比较
多，本来都已经跟球队去了河南客场，
但是队里照顾我，让我回上海，结果回
来之后，老婆又把我‘赶’回了郑州，因
为她觉得球队比她们更需要我，哪怕

坐在替补席上，万一球队需要的时候
总能顶上去，结果等我们打完比赛回
到上海，女儿已经出来了。”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家里

“宅”了差不多两个月的陶金也把自己
每天的时间分成了几大块：“陪女儿
的，帮着老婆做家务，通过视频看看小
队员训练，还有就是晚上自己的业务
学习，毕竟从做教练的角度来讲，我要
学的东西很多，不能慢慢来。”

东方体育：对于2003年的SARS疫

情，现在还有印象吗？

陶金：有，但好像不是特别深了，
而且说实话，就算在当时，好像也没觉
得怎么样，因为那会儿我们已经进了
申花梯队了，应该就是一起集中隔离，
不让到外面去，其他好像也没有什么
吧，再说那个时候队里管得本来就很
严格，不放假的时候根本出不去，要说
担心的话，可能家长在家里对我们的
担心更多一点吧。

东方体育： 这次的感受肯定不一

样了吧？

陶金： 我们队也是春节前才放假
解散的，然后我还带了另外一支年龄
段的球队去外地打了一个比赛，回到
上海之后不久，就得到消息称新冠病

毒会人传人，然后就是武汉封城，上海
这边的管控也越来越严格，再到后来
各个小区也封了。说实话，一开始也没
想到情况会这么严重，而且持续的时
间这么长，总觉得形势应该很快就能
控制住，所以那个时候更多地是想重
新收队之后应该怎么练、怎么才能帮
助这些小球员更好地成长、把他们自
身的优势发掘出来，毕竟现在踢球的
孩子就那么多，有特点有能力的少之
又少，作为教练来讲，谁都不希望这样
的球员在自己手底下被埋没掉。

东方体育： 跟队员谈到过疫情的

话题吗？

陶金：聊过，不过更多地是叮嘱他
们不要外出，做好自我防护，要说感触
的话，可能我自己更深刻一点吧。其实

人都是这样，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你可
能不会觉得走出家门到外面去吃个饭
跟朋友聚个会啊有什么特别的，因为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像你们
想踢球的话，叫上几个人可能就去踢
了，但是当你封闭在家里不能出去，什
么都干不了的时候，你才会感叹原来
幸福有时候就是那么简单。有的小队
员跟我说，教练我现在真怀念能在球
场上尽情奔跑的日子啊，我就跟他说，
一定要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每
一次训练，因为这些是你能够把握得
住的。作为球员，他们在这个年纪有这
么好的训练条件，有申花这样一个平
台，就应该更加珍惜，不要等以后再去
后悔。

开“网课”和小球员并肩战斗
学用“零零后”的眼光看世界

东方体育： 作为梯队教练执教了

一年，不少人对你的评价就是两个字，

用心。

陶金：其实不管踢球还是当教练，
我一直觉得自己都挺用心的，因为我
很珍惜自己获得的每一次机会。以前
好像我也跟你说过，我不是那种有很
高天赋的球员，在我们同一批进申花
的队员当中，我算是坚持得最长的了，
靠的也就是用心吧。其实在这个过程
当中，也有过几次想不踢了，包括去东
华大学读书，毕业的时候也想过随便
找一份工作，但后来还是觉得割舍不
下，然后就又回来了。

东方体育：现在你带的这些队员，

都是非常典型的“零零后”，跟他们打

交道没那么容易吧？

陶金：不容易，尤其是我刚接手的
那段时间，我在观察他们，他们同时也
在观察我，而且在他们看来，可能觉得
我不大像是他们想象的那种教练的样
子吧。不过好在作为教练我还年轻，学
习能力还算强，我适应他们肯定比让
他们来适应我容易。在这个过程当中，
包括在训练当中，我也会想一些办法
来帮助他们提高，比如我会把训练和
比赛的内容录下来，做好分析，然后把
视频放给他们看，结合这些看得到的
内容，告诉他们，如果这个球这么处
理，效果会不会更好？队友拿球的时
候，如果你选择另外一种跑位方式，会
不会威胁更大一些。可能这些孩子以

前踢球的时候，教练让他们怎么练就
怎么练，让他们怎么踢就怎么踢，现在
让他们多想一个“为什么”，然后再让
他们自己去找出“怎么办”的答案来，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们就会养成思
考的习惯，学会用脑子踢球，对处于成
长期的年轻球员来讲，这一点是非常
重要的。另外我也觉得，既然我现在打
交道的是地地道道的“零零后”，那么
作为教练，首先我要了解他们，懂他
们，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这个世
界，而不仅仅局限在我要教给他们什
么东西上面。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
这些孩子从内心深处对你有抵触情
绪，不接受你，你再怎么用心和努力，
最后的效果可能都不会很好。

“这次疫情让我学会了更加珍惜”
已经拿到了B级教练证书的陶金

的执教之路，是从做申花2003年龄段

梯队主教练拜塞克的助手开始的。 让

陶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做球员时就

有的 “救火 ”属性 ，到了做教练的时

候，依然还在。 “跟着拜塞克几个月之

后 ，俱乐部领导跟我说 ，到07?年龄

段）梯队去顶一顶，我也没怎么多想，

就答应了。 作为教练团队中的新人，

我知道单独执教会很难，但再难也总

得有人去做吧 ， 总不能因为不想出

错，就永远不迈出第一步吧？ ”

对陶金而言， 经历就是财富，而

疫情，则让他更加懂得了珍惜。

“我不大像他们想象的那种教练”

从申花2003年龄段梯队的助理
教练，到2007年龄段梯队主教练，陶
金只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今年1月份放寒假之前，陶金制定

了相当详细的训练计划，包括收假之
后从哪些方面帮助队员提高，都已经
列入了他的“议事日程”当中。不过，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包括
陶金在内的很多人的生活都被按下了
暂停键。短暂的不适之后，陶金也迅速
调整好了思路节奏，用属于自己的方
式，跟队员继续一起“并肩战斗”。

东方体育： 这两个月一直宅在家

里，感觉一定挺爽吧？

陶金：你知道我的啊，如果是原来
做球员踢球那会儿，不管住在酒店还
是住在康桥基地，不管封闭多长时间，
对我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我本来就
是一个不怎么往外面跑的人，一个人
闷着就闷着，没什么的。但现在不一样
了，因为你不光要考虑你自己，还要考
虑你带的那些队员，他们身体怎么样？
训练正不正常？有没有什么问题？想的
事情多了，人自然就轻松不起来了。

东方体育： 跟队员一直都保持联

系吗？

陶金：我现在带的是申花2007年
龄段的球员，现在大多是十二三岁，还
没有完全独立，一般联系的话，也是通
过他们的父母。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包
括我们申花预备队采用的“云训练”的
方式，这种方式确实挺好的，但是因为
我们很多队员没有自己的手机，实时

的交流可能还做不到，所以我会把训
练的内容和要求先告诉他们的父母，
然后让父母监督执行，通过录视频的
方式再反馈回到我这里。

东方体育： 两个多月没有进行系

统训练，对那些孩子的影响大吗？

陶金：相当大，因为对这个年龄段
的球员来讲，现在正处于他们足球生
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球员
的生长发育目前是一个高峰期，身体
还有力量什么的，都需要通过系统的
训练进行提高；另一方面，从技术和战
术角度来讲，这个年龄也是他们成型
的关键时期，底子打得好不好，扎实不
扎实，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今
后的发展。此外，非常非常关键的一
点，就是足球作为一个集体项目，需要
场上所有队员一起配合，而这样的团
队意识，只能通过日常训练来强化，尤
其是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讲，自我意
识比较强，让他们更好地适应集体生
活，学会站在团队而不仅仅是个人的
角度来踢球，非常重要。

东方体育： 到目前为止的疫情期

间，小球员们的状态如何？

陶金：都挺好的，有的球员还用他
们父母的手机发语音给我，让我不用
担心，他们在家一定会坚持训练，球也
会越踢越好的。我也告诉他们，现在虽
然不能到足球场上去踢球，但是在另
外一个“战场”上，新冠病毒就是他们
的对手，一定要听父母的话，一定把这
个对手拿下，而作为教练，我也会一直
陪着他们，跟他们一起战斗。

“训练内容录视频反馈
需球员父母监督执行”

转型教练 申花07梯队主帅陶金———


